纪伯伦被誉为“旅美文学的旗手和灵魂”。他的散文诗创作,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,不仅当时的“旅美派”作家中无人能比,就是当今阿拉伯文坛上也很少有人堪与之相提并论。他不仅在用母语阿拉伯语创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,还用英文写下了数部传世佳作,轰动了美国,传遍西方和东方。他用英文写的散文诗代表作《先知》,被称为“小圣经”。它已被译成五十六种文字,发行量超过七百万册。在中国,纪伯伦的作品是仅次于《一千零一夜》的阿拉伯文学第二大畅销书。

1983年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七位“具有世界意义”的人物之一,其余的六位是瓦格纳、斯汤达、马克思、欧勒、卡夫卡和马丁·路德。
纪伯伦以才情和爱心成为黎巴嫩人的骄傲，也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骄傲。

即使到了今天，黎巴嫩的国歌还这样自豪地唱道，“我们的勇气和文采为当世称羡，我们的高山和深谷把英才哺育。”
1926年,纪伯伦因工作繁重,身体开始衰弱,但他并未在乎病痛。他决心已定,无论付出多大代价,也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就这样,疾病一天天侵害他的肌体,直到生命火炬熄灭。
7月23日，在蒙蒙细雨中，由两百个黎巴嫩人护送纪伯伦的遗体上了船。两百个人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，目送纪伯伦的灵柩上船。
     四个星期之后，即8月21日，星期五，船在贝鲁特港靠岸，由高级代表迎接返回祖国的英灵。祈祷之后，纪伯伦的灵柩被送往贝什里村。
     纪伯伦的灵柩每经过一个小村庄，那里必有长长的队伍迎送。
     贝什里的村民们在村头广场上搭起高台，四周鲜花簇拥，彩旗招展。走在迎灵队伍前面的是骑着骏马的男子汉们。他们陪伴着纪伯伦的灵柩走在凯旋路上……那的确是一条凯旋路，而不是死亡之路。
    凯旋而归的是一个黎巴嫩人，他的名字叫纪伯伦。
钟声响了起来……钟声反复演奏着凯旋乐章。
十九世纪末，阿拉伯国家仍处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残暴统治之下。在黎巴嫩与叙利亚，广大劳动人民担负着沉重的赋税剥削与各种各样的徭役，一旦有所反抗，就要受到凶残恐怖惨无人道的镇压。土耳其统治者软硬兼施，并且煽动阿拉伯人反对阿拉伯人，在他们中间制造纠纷，从而挑起嫌恶和仇恨。

我的心灵告诫我，它教我热爱人们所憎恶的事物，真诚对待人们所仇视的人。

